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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田求編鐘銘文考釋及格式問題研究 ∗ 

黃庭頎 **
 

（收稿日期：109 年 10 月 12 日；接受刊登日期：110 年 4 月 30 日） 

提要 

本文主要對 2019 年出土的曾公田求鐘進行銘文考釋及格式研究，相關研究成果有三： 

首先，在前賢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對部分銘文進行新釋讀，包括對「呼【命尹】厥命皇

且（祖），建于南土」重新斷句，對「斦（鎮）應京社」、「余無謗（傍）受」、「隶（肆）

余行辝卹」、「（ 徹）我土疆」等銘文提出新的訓詁，也對如「小心有德」、「遹褱多福」、

「有慶有成」、「終龢且鳴」、「永命」等銘辭的流行時期及情況做了細緻爬梳。其次，通過

對詞彙運用與主題選材分析，認為曾公田求鐘銘文刻意使用「昔在」、「王客我于康宮」、「呼

【命尹】厥命皇且（祖）」或是「永命」等西周用語，並以大量篇幅追述曾國光榮的歷史，

說明曾公田求鐘銘文不是單純承襲西周銘文，而是有意的模仿。其三，將曾公田求鐘銘文放入

春秋銘文的寫作脈絡，比較時代接近的晉公𥂴、秦公鐘及秦公鎛銘文，發現其敘述口吻或

寫作格式更接近時代稍早的晉公𥂴，推測此類寫作格式在春秋早期至中期可能普遍出現過。

最後，再將曾公田求鐘銘文放入曾國銘文脈絡，比較同時期的羋加編鐘及稍晚的曾侯 鐘，

發現其他兩篇銘文的寫作結構與敘述方式更能反映當時春秋流行風尚。由此推知，曾公田求

鐘銘文的用字遣詞、寫作格式或敘述口吻存在古典傾向，除了印證作器者的擬古意圖，也

為春秋銘文的編寫及表現方式帶來新的思考。 

 
關鍵詞：曾公田求鐘、銘文、青銅器、格式、文本分析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春秋金文書體研究」（109-2410-H-004 -168 -）之部分成果，特此

感謝謝博霖博士及三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使本文更加精進。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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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9 年湖北隨州棗樹林曾國貴族墓地M190 出土了曾公田求編鐘，共 34 件。整理小組

按照形制、紋飾、銘文內容特徵，將編鐘分為五組，包括鎛鐘一組 4 件；紐鐘兩組共 13
件，其中一組 4 件，另一組 9 件；甬鐘兩組共 17 件，其中一組 8 件，一組 9 件。銘文可

分兩類：紐鐘為一類，內容較簡單；鎛鐘及甬鐘則為另一類，銘文較長，鎛鐘單獨成篇，

甬鐘則連讀成篇。後一類銘文內容涉及曾國始封、曾國疆域等問題，甚至可以跟曾侯 編

鐘、嬭加編鐘銘文相互印證，1是具有重大研究價值的出土材料。 

 曾公田求編鐘的問世引發學界極大關注。根據考古報告所示，M190 出土的銅鼎飾垂鱗

紋、變形竊曲紋，銅壺呈蓮花狀蓋，顯示出了春秋中期偏早的風格。2春秋中期雖然周楚

勢力呈現此消彼長之勢，但根據《左傳》亦遲至魯僖公十六年（644B.C.）「隨以漢東諸侯

叛楚。冬，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這一役才正式「翻轉」曾、周、楚之關係，

此後楚文化方逐漸成為影響曾國的主要因素。因此，曾公田求編鐘作為春秋中期少見的長篇

銘文，除了填補了春秋中期不見曾侯文物的空白，3也為我們認識曾國歷史的關鍵時刻提

供重要證據。是故自郭長江等人於 2020 年 1 月發表〈曾公田求編鐘銘文初步釋讀〉後（以

下簡稱〈初步釋讀〉），旋即得到蔣文的撰文回應，4並對銘文內容及考釋做進一步探究。

目前曾公田求鐘銘文的相關解讀與研究可謂剛剛展開，整理小組雖提出了初步釋讀，也有學

者發表不同見解，但釋文仍有未盡人意之處，許多疑難字詞及歷史內容尚待進一步探討，

故本文擬先就曾公田求編鐘進行銘文釋讀。 

 其次，由於本銘開頭對南公伯适的頌揚，中段對曾國歷史的敘事以及末段嘏辭的運

用，皆與習見的春秋中晚期銘文略有不同，可與春秋時代的晉公𥂴、秦公鐘等銘文相互參

照，且「昔在」、「康宮」、「陟降」等詞彙，過往僅見於西周銘文，此次首見於春秋金文，

很有深入探究之必要。因此，本文擬將曾公田求編鐘銘文與其他春秋銘文進行對勘，並針對

其篇章格式及詞彙進行相關探討。希冀通過本文的分析，能對曾公田求鐘銘文有更進一步的

瞭解，一己之得，不揣簡陋，就教各位方家。 

                                                        
1  郭長江、凡國棟、陳虎、李曉楊：〈曾公田求編鐘銘文初步釋讀〉，《江漢考古》第 166 期（2020 年 1

月），頁 3。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隨州市博物館、曾都區考古隊：〈湖北隨州市棗樹

林春秋貴族墓地〉，《考古》2020 年第 7 期（2020 年 7 月），頁 87。 
3  隨州市博物館、曾都區考古隊：〈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 2019 年發掘收穫〉，《江漢考古》第 162 期（2019

年 3 月），頁 7。 
4  蔣文：〈說曾公田求編鐘銘文的「駿聲有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0 年 5

月 2 日發佈）。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559（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7）。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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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公田求編鐘銘文初步釋讀 

為方便討論，本文先抄錄曾公田求編鐘全銘釋文，： 
 

隹（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田求曰：昔在辝不（丕）顯高且（祖），克逑（仇）

匹周之文（？）武。 =（淑淑）白（伯）舌（适），小心有德，召事一（上？）帝，

遹褱多福，左右有周， 神其𨭰（聽）。受是不（丕）𥥁（寧），不（丕）顯其櫺（霝），

甫（匍）匐辰（祗）敬。王客（格）我于康宮，乎（呼）【命尹】厥命皇且（祖），

建于南土，敝蔡南門，斦（鎮）應亳
5
社，屏於漢東。【南】方無彊，討政（征）淮

夷，至于繁湯（陽）。曰：卲（昭）王南行，豫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易

（錫）之甬鉞，用政南方。南公之剌（烈），駿聖（聲）有聞，陟降上下，保埶子

孫。曰：烏虖！夒（憂）舍（余）乳（孺）小子，余無謗（傍）受，隶（肆）余行

辝（以）卹，卑（俾）辝（以）千佅（世），帛頁天孔惠，文武之福，有成有慶，福

彔（祿）日至，徹我土彊，擇其吉金喬（鐈） （鋁），自作龢鎛宗彝。既𧘨（淑）

既平，冬（終）龢且鳴，台（以）亯（享）于其皇且（祖）南公，至于𧻚（桓）莊，

以祈永命， （眉）壽無彊，永保用亯。 

 

以下對鐘銘逐句進行考釋： 

（一）隹（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田求曰： 

「五」不同於一般「 」形，無論鐘鎛均作「 」形。此種不封筆畫的形體與「五」

的初文相同，6也見於傳鈔古文，如《說文》古文、石經或汗簡均收錄「 」形，然未見

金文做此形，推測應非書寫者有意的復古，而較有可能是時代風尚影響或鑄工失誤所致。 

                                                        
5  此字〈初步釋讀〉原釋為「京」，然簡帛論壇已有學者如 ee（單育辰）、陳民鎮等人改釋為「亳」，

觀其字形與甲金文之「亳」相類，可從。相關意見參簡帛網網站：「曾公『田+求』編鐘初讀」（2020
年 4 月 29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最後瀏覽

日期：2020.10.17）。 
6  于省吾認為五的最初形體為「X」，方稚松認為其後有可能繁化為「 」形，也有可能是「 」直

接假借為「五」。無論如何，甲骨文所見之「五」多作「 」形，故于省吾所謂初文與本銘時代間

隔久遠，恐非書寫者刻意復古所致。參見方稚松：〈釋甲骨文中的「互」及相關問題〉，《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第 91 本第 1 分（2020 年 3 月），頁 12。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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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昔在辝不（丕）顯高且（祖），克逑（仇）匹周之文（？）武。 

句首「昔在」表追述語氣。過往銘文僅見於何尊（集成 6014）「曰：昔在爾考公室」，

傳世文獻則見於《逸周書．祭公解》「昔在先王」、《詩．商頌．長發》「昔在中葉」、《尚書．

無逸》「昔在殷王中宗」等。說明此詞出現時代頗早，由來較久。 
「辝不（丕）顯高且（祖）」句式，可與兩周之際戎生編鐘（銘圖 15239-15246）「辝

皇祖憲公」相互參照，表示我偉大的高祖。此處之「高祖」當如田成方所言，即指下文之

伯适，乃曾國、曾人之始祖。7 
「克逑匹周之文武」，〈初步釋讀〉隸定為「逨匹」，當依陳劍所釋改為「逑匹」。8「文」

字無論鐘鎛均作「 」形，上部明顯缺失，故〈初步釋讀〉以「文（？）」表示，並指出

「武上一字似『文』非『文』，按之金文辭例，捨『文』字又似無別的更好解釋。銘文後

面提到「文武」時『文』字可能是鑄造過程出現了問題，姑釋為『文』。」其說可從。西

周單伯旲生鐘有「逑匹先王」、逑盤亦見「克逑匹成王」等詞，故此處云「逑匹周之文武」

甚切合「逑匹」構成之句式。又以「文武」合稱周文王、武王多見於西周金文，故此字雖

與習見「文」形落差甚大，但捨「文」之釋則難以通讀。 
此外，本處特別強調「周之文武」，與部分楚簡以「周武王」、「周文王」區別「楚之

文武」的立場近似，而此用詞的特殊之處，或反映春秋中期曾、周、楚關係的微妙變化。9 

（三） =（淑淑）白（伯）舌（适），小心有德 

 此處首見金文「淑淑」重疊構詞，其餘文例「淑」多單用，而古書則有「淑淑」，如

《荀子．賦》「涽涽淑淑」、《大戴禮記．四代》「淑淑然」，此處則表示伯适的美善。 

 「小心有德」，「小心」一詞過去金文僅見春秋晚期的叔尸鐘（集成 272-285）「小心

畏忌」。而傳世文獻除「小心畏忌」外，尚有《詩．大雅．大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詩．大雅．蒸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詩．小雅．小宛》「惴惴小心，如臨於谷」，

說明「小心」一詞應有較久遠的源頭。「小心有德」的結構類似楚公逆鐘（集成 106）「萬

年有壽」、秦公鐘（集成 270）「高引有慶」，可能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開始流行的結構。

總體而言，「小心有德」的文意不難理解，且反映了春秋金文時代風尚。 

                                                        
7  田成方：〈曾公田求鐘銘初讀〉，《江漢考古》第 169 期（2020 年 8 月），頁 114。 
8  陳劍：〈據郭店楚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頁 21-38。 
9  據聞政大中文系古育安教授亦曾於「尚書」課堂提出相同看法，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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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事一（上）帝，遹褱多福 

「召事一（上）帝，遹褱多福」除可直接與《詩．大雅．大明》「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對讀外，「多福」一詞過往僅見於西周或春秋早期的青銅器，未見於春秋晚期，而本

銘出現「多福」說明此詞至少沿用至春秋中期。 

（五）左右有周， 神其 （聽），受是不（丕） （寧） 

 兩周金文「左右」後多接明確的受事對象，如師㝨簋（集成 4313）「左右虎臣」、師

虎簋（集成 4316）「左右戲繁荊」、師 簋（集成 4279）「左右師氏」、同簋（集成 4271）

「左右吳大父」、叔尸鐘（集成 285）「左右余一人」等。雖可理解「左右有周」乃指伯适

輔佐周王室，然「左右」後接「有周」卻是金文較少見的用例。 
 神其𨭰， 字不明，待考。然揆諸文意，頗疑「𨭰」似可讀為「聽」，與《詩．小

雅．小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相類，意即供職正直為神明所

聽，可因此求得大福。  
  ，从穴从心，〈初步釋讀〉言「或是寍字省寫」。兩周金文「寍」字雖未从穴，然

清華簡〈皇門〉作 形，上方明顯从穴，僅省皿形。受是丕寍，或可與國差𦉜「齊邦鼏

靜安寍」、豳公盨「永孚于寍」參照，指受到大大的安寧。故本文認為此句應指伯适左右

有周之功績，連神明也聽到，故受到大大的安寧。 

（六）不（丕）顯其櫺（霝），甫（匍）匐辰（祗）敬 

 櫺，从木从霝。金文未見，〈初步釋讀〉疑為「霝」繁寫，表示美善。此處指伯适大

大的美善，或可與邾公金乇鐘（集成 102）「揚君霝」相互參照。 

 甫匐，〈初步釋讀〉釋「匍匐」可從。此為一組連綿詞，金文此前未見連用者，僅見

牧簋（集成 4343）「匐厥辠（罪）厥故（辜）」，匐訓為服。先秦古書則數見匍匐，如《國

語．吳語》「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即以匍匐爬行形容吳王欲重振周姬之心。這裡則以

「匍匐」形容伯适的恭敬態度。 

（七）王客（格）我于康宮，乎（呼）【命尹】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 

〈初步釋讀〉原將本句斷為「王客我于康宮，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田成方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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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考慮到甬鐘B組作「乎命尹」，若按冊命文例如：伊簋（集成 4287）「王乎命尹冊命伊」、

利鼎（集成 2804）「王乎作命內史冊命利」或師晨鼎（集成 2817）「王乎作冊尹冊命師晨」，

此處較好的斷句應是「呼【命尹】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不僅合於文例且押魚部韻。10 
至於「王客我于康宮」，〈初步釋讀〉讀為「格」，訓為「來」。然兩周金文「客」通「格」

見於西周的衛簋（集成 4209）「王客于康宮」、師遽簋（集成 4214）「客新宮」，唯此「客」

均訓「至」，表示抵達。 
田成方則讀「客」為「告」，釋為「誥」。11田說乃據何尊（集成 6014）「王誥宗小子

于京室」所釋，文句結構與本銘相同，然「客」為見母魚部字，「告」為見母幽部字，12出

土文獻雖偶有魚幽二部相通之例，但目前所見金文、簡帛、傳世文獻中的「客」均不見與

非从「各」之字相通。此外相關文獻證據有兩條，分別為《尚書．高宗肜日》「惟先格王」

及《上博五．鮑叔牙》「昔先君客王」，後者陳劍通假為「先君格王」。13〈高宗肜日〉的

「格王」如何解釋古今異説甚多，有釋寬暇、釋告、釋至、釋正等說，14但考慮到《上博

五．鮑叔牙》「昔先君客王」後文接「天不見害，地不生孽，則訓諸鬼神」可知，釋「告」

說並非最合適之選擇，由此可知，「客」釋「告」或「誥」仍未有安之處。 
揆諸前後文，本文較傾向此為書手不熟悉冊命銘文文例所致，雖字句頗有扞格，仍按

冊命文例理解較適宜。最後，此句之「我」當如田成方所言即「皇祖」，15乃是後代子孫

追述曾之先祖於康王廟受周王冊命的歷史追述。 

（八）敝（蔽）蔡南門，斦（鎮）應亳社，屏於漢東 

 斦應亳社，〈初步釋讀〉依陳劍〈說慎〉將「 （斦）」破讀為「誓」，表盟誓。田成

方則訓為「慎」，表守衛、庇護。16然仔細閱讀不難發現，陳文將金文「 」部件改釋為

「質」的聲符「斦」，就是因為過往釋「誓」的古音無法與古書的「慎」字相通，17因此

〈初步釋讀〉又破讀回「誓」，實不可信。由於金文从「斦」形的字多能對讀古書的「慎」，

                                                        
10  此意見蒙謝博霖博士提示，特致謝忱。 
11  田成方：〈曾公田求鐘銘初讀〉，頁 115。 
12  本文採用李芳桂的上古音系統，另，董同龢、周法高認為「客」為鐸部字。 
13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3 年），頁 169。 
14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頁 1001-1003。 
15  田成方：〈曾公田求鐘銘初讀〉，頁 115。  
16  田成方：〈曾公田求鐘銘初讀〉，頁 115。 
17  陳劍：〈說慎〉，《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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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田成方釋此字為「慎」有一定理據。然如其引王百川所認為「斦」應與「敝」意近，但

無論金文的「慎厥德」還是《左傳》「慎閉藏」、「慎其四竟」，多是表謹慎，未有守衛之意。 
本文認為或可從另一角度考慮，陳劍〈說慎〉一文提及出土文獻中尚有另一字形「昚」

可與古書「慎」字對讀，此字从火日聲。陳劍指出兩周金文中邾公華鐘、叔弓鎛、鐘、郭

店簡的「昚」字，讀爲「慎」；從「昚」的異體「炅」得聲的「 」在秦公簋、秦公鎛中

讀爲「鎮」。「日」也是質部字。昚和慎、 和鎮與質、 、 和慎的音韻關係可以類比。18

既然昚與从斦之字皆可表古書的「慎」，而「 」在秦公簋、鎛又能讀為「鎮」，則「斦」

與「鎮」聲音相通，應無疑義。而「鎮」本有鎮輔、安定之意，秦公簋、鎛言「鎮靜不廷」，

而此處「鎮應亳社」則指曾國鎮輔應國亳社，其語意更可與「蔽蔡南門」相呼應。19 
屏于漢東，〈初步釋讀〉原釋為「適于漢東」，20田成方從之。21今陳斯鵬已據曾侯乙

編磬、包山楚簡及九店楚簡字例改釋為「屏」，其說可從，22當指曾國為周王室在漢東之

地的屏衛。 

（九）【南】方無彊，討政（征）淮夷，至于繁湯（陽）。 

 南方無彊，〈初步釋讀〉將此句翻譯為「南方原本是沒有疆界的」，文意頗為不辭，

此處應指曾國在南方的功業沒有止境。 

 討征淮夷，〈初步釋讀〉原釋為「涉政淮夷」，後陳斯鵬整理古文字學界關於「涉」

與「兆」的研究成果，改讀為「討征淮夷」，23其說可從。根據晉姜鼎（集成 2826）、戎生

編鐘（銘圖 15239-15246）及曾伯 簠（集成 4631）銘文記載，兩周之際的晉國和曾國都

曾攻打繁陽的淮夷，尤其曾伯 簠（集成 4631）「克狄淮夷，印燮繁陽，金道錫行」之句

表明，這些戰役目的是為了使南方銅礦向北運行的暢通，而經常於淮夷所在的繁陽發生衝

突。24由此可見，此處當是器主追述曾國參與繁陽之役的光榮歷史。 

                                                        
18  陳劍：〈說慎〉，頁 48。 
19  本文初稿投出後，見朱鳳瀚也發表同樣看法，參朱鳳瀚：〈棗樹林曾侯編鐘與葉家山曾侯墓〉，《中國

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 年第 11 期（2020 年 11 月），頁 11。另，匿名審查人指出「質應亳社」之意

可與《左傳》印證。《左傳》「質」字除作人質解，亦有誠信義。如《左傳．襄公九年》：「且要盟無

質，神弗臨也。」此「質」即作誠信解。又《左傳．襄公三十年》：「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杜預《集解》：「沉珪於河為信也。」二處之「質」皆與神靈有關，語境與「斦應亳社」相符，可備

一說。 
20  參見郭長江、凡國棟、陳虎、李曉楊：〈曾公田求編鐘銘文初步釋讀〉，頁 8。 
21  田成方：〈曾公田求鐘銘初讀〉，頁 115。 
22  陳斯鵬：〈曾公田求編鐘銘文考釋〉，《中國文字》2020 年夏季號總第 3 期（2020 年 6 月），頁 287-288。 
23  陳斯鵬：〈曾公田求編鐘銘文考釋〉，頁 289-290。 
24  朱繼平：《從淮夷族群到編戶齊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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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曰：卲王南行，豫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易（錫）之甬鉞，用

政南方。 

 金文見「豫命」或「豫令」，指舍命，即發號施令，如蔡侯申鐘（集成 210-211，216-218）

「建我邦國，豫令祇祇」。 

 咸成我事，〈初步釋讀〉認為乃「我事咸成」的倒裝，並訓「咸」為都、皆，意為「我

的事圓滿完成」。田成方不認同其說，認為「我」乃周昭王自稱；「我事」即昭王的誥命指

事，意指曾之皇祖採取諸多措施，全部完成昭王交辦的事物。25兩者皆視「咸」為範圍副

詞，但對「我事」的理解卻截然有別。 

 本文認為「咸成我事」一詞應承自西周金文「有成事」、「休有成事」。「咸成我事」

的理解涉及「曰」的主語，揆諸文意，此處頗有曾公田求代擬周王「曰」的味道，此段當是

追述當年曾國之皇祖全部完成了昭王交辦的命令。而兩周金文中的「我」未必指涉作器者

本人或是特定人士，如毛公鼎（集成 2841）「臨保我有周」、兮甲盤（集成 10174）「淮尸

舊我帛畮人」或「其唯我諸侯、百姓」、蔡侯申鐘（集成 210-218）「均好大夫，建我邦國」、

故此處「我事」之「我」不必特指周昭王。故「我事」應指我周王室之事。 

 這段銘文是在追述當年昭王南行之時，曾對曾國發號施令，而曾人全部完成了交辦

的事物，所以得到周王賞賜象徵權力的青銅鉞，用以主持南方的政事。通過銘文追述，可

以更加瞭解曾國在漢東一帶的政治勢力擴張過程。 

（十一）南公之剌（烈），駿聖（聲）有聞，陟降上下，保埶子孫 

 關於「駿聖有聞」的釋讀，〈初步釋讀〉原作「䰻（吾）聖有聞」，後蔣文改釋為「駿

聲有聞」，並與《詩．大雅．文王有聲》「文王有聲，遹駿有聲」對照，本文認為可從。其

指出： 

 
『駿聲』作為一個成詞在傳世文獻中出現得偏晚（似首見於《後漢書．鄭孔荀列傳．

荀彧》『公業稱豪，駿聲升騰』），但既然春秋中期時基本纂成的《詩經》中已出現

了『遹駿有聲』這樣的句子，春秋中期前段的曾公田求編鐘銘文使用『駿聲』一詞也

毫不奇怪。26 

                                                        
25  田成方：〈曾公田求鐘銘初讀〉，頁 116。 
26  蔣文：〈說曾公田求編鐘銘文的「駿聲有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0 年 5

月 2 日發佈）。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559（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7）。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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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駿聲」一詞形成時間較晚，然「有聞」除本銘外，見於西周晚期的諫簋（集成

4285）「女某不又（有）聞」，故仍視其為襲用西周的傳統詞彙而來。 
「陟降」一詞在金文過去只見於西周中期的𤼈鐘（集成 247-250）、西周晚期的㝬簋（集

成 4317）及五祀㝬鐘（集成 358），本銘則為春秋時期首見之例。至於傳世文獻方面則主

要集中在《詩．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詩．周頌．閔予小子》「念茲皇祖，

陟降庭止」、《詩．周頌．訪落》「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詩．周頌．敬之》「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等被認為時代較早的詩篇，顯示「陟降」一詞的流行應主要集中在西周時

期，而本銘使用「陟降上下」一詞不僅說明「陟降」的使用可能延續到春秋時期，也從其

濃厚西周古典韻味中反映器主對其先祖的描述。 

 保埶子孫，金文「埶」後未見加「子孫」者，〈初步釋讀〉釋為種植，引伸為保育，

可對照之文例僅叔尸鐘（集成 272-285）「俾百斯男而埶斯字」。陳斯鵬指出簡帛網論壇有

部分學者主張「保埶」可讀為「保乂」，然金文「保乂」對象一般為國家、王家，與本銘

的對象子孫，似具體語境微有差別。27陳說乃從金文用例考慮，然《詩．小雅．南山有臺》

已見「保艾爾後」，其意當如本銘「保乂子孫」，似亦無不可。不過，本文認為銘文既已有

「埶」的直接用法，則逕讀為「保埶子孫」即可。 

（十二）曰：烏虖！夒（憂）舍（余）乳（孺）小子，余無謗（傍）受 

 本句銘文〈初步釋讀〉翻譯為「孺小子我憂心忡忡，我沒有遭受誹謗」，然既無遭受

誹謗，何必憂心忡忡。揆諸兩周金文，其可對照之文例為〈毛公鼎〉（集成 2814）「烏虖！

𧾱余小子，圂湛于艱」，此句言懼余小子隕墜沈沒艱難之中。28若按此文意推敲，則「余

無謗受」應是如「圂湛于艱」，是作器者不願或不喜歡發生的情況，故譯為「我沒有遭受

誹謗」顯然不辭。 

 余無謗受，似應讀為「余無受謗」，「謗」可通假為「傍」，在古書中「傍」有在左右

輔佐之意，如《大戴禮記．保傅》「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故「余無

受傍」指我沒有得到依傍、輔佐。古人對於年幼君主未有耆老輔佐常感擔憂，例如：《清

華壹．皇門》「公若曰：『嗚呼，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耇慮事屏朕位，肆朕沖人非敢不用明

刑，惟莫開余嘉德之說。』」29也是表明周邦初成立，君主年幼而無前輩輔佐之憂慮，與

                                                        
27  陳斯鵬：〈曾公田求編鐘銘文考釋〉，頁 291。 
28  石帥帥：《毛公鼎銘文集釋》（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72-75。 
29  本處釋文引自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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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銘情境相近。 

（十三）隶（肆）余行辝（以）卹，卑（俾）辝（以）千佅（世） 

這句應該是一個轉折的語氣，敘述曾公田求在此不利情境下仍勤恤政事，而金文中

「肆……俾……」應該是一個承接關係。30 
「隶（肆）余行辝卹」的「隶」當從〈初步釋讀〉讀作「肆」，但應理解為表結果之

連詞，其義同「故」，31如毛公鼎（集成 2814）「 勤大命，肆皇天亡 ，臨保我有周」。「辝」

字借為「台」，32此處當釋「以」，即「余行以卹」。與春秋晚期邾公華鐘（集成 245）「台

（以）卹其祭祀盟祀」、叔尸鐘（集成 275）「女（汝）台（以）卹余朕身」可相參照。此

處「卹」當理解為謹慎，故本句文意乃上承前文之憂慮，表示其結果為「因此我的行為謹

慎」。 
至於「 」字不當如〈初步釋讀〉理解為「休」的誤字，理由是「辝」除借為「台」

通「以」，一般理解為「我的」，故「千 」當為名詞，而非「休美」之類的形容詞。陳斯

鵬據春秋金文「枼」字形，主張此字當釋為从人从枼的「偞」，即「世」的繁體，33其說

可從。故「卑辝千世」可讀為「使我的後世子孫」。 

（十四）帛頁天孔惠，文武之福，有成有慶，福彔（祿）日至，徹我土彊（疆） 

帛頁天孔惠，〈初步釋讀〉作「帛頁」，但主張隸定為「𩔔」，讀為「偶」。偶天，古書或作

配天，即與天相侔。然其他金文未見「偶天」一詞，陳斯鵬將「帛頁」分析為从頁帛聲，讀

為「溥」。34「孔惠」一詞見於春秋早期的邾大宰簠（集成 4623-4624）「余諾龏（恭）孔

惠」，意指作器者恭敬和順，也見於《詩．小雅．楚茨》「孔惠孔時」，訓為甚順。35然揆

諸本銘文意，「孔惠」當訓為「廣大的恩惠」，方能與後文「文武之福」並舉。至於「帛頁

天」應是「動詞＋名詞」結構，與《詩．小雅．天保》「受天百祿」相似，然「帛頁」究竟

                                                        
30  此處說解蒙謝博霖博士提示，特致謝忱。 
31  武振玉：《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0 年），頁 243。 
32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107。 
33  陳斯鵬：〈曾公田求編鐘銘文考釋〉，頁 290。 
34  陳斯鵬：〈曾公田求編鐘銘文考釋〉，頁 291。 
35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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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訓為何義，尚待研究。無論如何，「帛頁天孔惠」皆是過去未見的詞彙，可視為春秋時代

的新見詞。 
「有慶有成」文義明瞭，表示吉慶有功績，而類似詞彙最早見於春秋早期的秦公鐘（集

成 270）「高引又慶」，春秋晚期則有蔡侯申鐘（集成 210-218）「休有成慶」與宋右師延敦

（銘圖 6074）「永永有慶」。雖組合方式不盡相同，但語意大致無別，本銘「有慶有成」

補足春秋中期缺環，說明此種稱頌語是具有強烈春秋時代性的詞彙。 

 「福祿」一詞，較早見於西周中期諸器，如： 者鐘（集成 2662）：「用妥（綏）𩠕

（福）祿」、史牆盤（集成 10175）：「褱（懷）𩠕（福）彔（祿）」、豳公盨（銘圖 5677）：

「復用𩠕（福）彔（祿）」及𤼈鐘（集成 247-250）：「綽綰、𩠕（福）彔（祿）、屯魯」等，

此時多寫作「𩠕彔」，學者多讀「𩠕」為「祓」，訓為「福」。36此外，西周晚期 史𡱒壺

（集成 9718）有「用追 （福）彔（祿）」，而春秋早期冶仲考父壺（集成 9708）則寫作

「用祀用鄉（饗）多福淥（祿）」。由此可以看出，「𩠕彔」寫法主要出現在西周中期，晚

期開始用「 」、「福」等字，而本銘寫作「福彔」應亦承此系統而來。 
 「 」字〈初步釋讀〉未釋，但舉一說為「復」字之訛。其推論「復」之理據，除

曾侯 鐘有「改復曾疆」句外，可能也與散氏盤（集成 10176）的 字形有關。「復」字

原有 形，後右下「又」形訛變為「止」形。然曾侯 鐘言「改復曾疆」乃與歷史情境有

關，似不宜直接類比本銘。 

筆者頗疑「 」或為「徹」字的變形，然金文「徹」作「 」形，兩者字形相距甚

遠。傳鈔古文「徹」字有「 」及「 」兩形，說明中間部件「鬲」也有可能訛變為「畐」

形，而左旁部件「ㄔ」本可與「辵」相通，唯「又」或「攴」形看似與銘文距離甚遠，但

考慮到「復」字存在「又」形訛成「止」形的現象，不排除銘文「 」字的右下也是「又」

形的訛變。「徹我土疆」可與《詩．大雅．江漢》「徹我疆土」對照，「徹」訓治，意即治

理我曾國的疆土。 

（十五）擇其吉金喬（鐈）金膚（鋁），自作龢鎛宗彝。 

春秋金文多見「吉金喬（鐈）金膚（鋁）」的類似詞彙，但形式不盡相同，較常見者為

「金膚鋁」的組合。本銘「吉金＋喬（鐈）金膚（鋁）」的組合在春秋較少見，似化用自西周

晚期伯公父簠（集成 4628）「擇之金，隹鐈隹盧（鋁），其金孔吉」之句。春秋早期曾伯

簠（集成 4631）亦見「余擇其吉金黃鑪（鋁）」之句，而春秋晚期僕兒鐘（集成 183）亦

                                                        
36  裘錫圭：〈燹公盨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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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吉金鎛鋁」的說法。關於「喬（鐈）」的具體意義學者有不同看法，黃錫全認為是鉛

錫，37董珊認為有「白」義，38謝明文則認為是一種金屬。39本文同意謝明文看法，認為

無論是「金膚鋁」、「喬（鐈）金膚（鋁）」、「鎛鋁」的稱呼，都是泛指銅合金，是春秋時代流

行用以稱呼金屬原料的詞彙。 

（十六）既𧘨（淑）既平，冬（終）龢且鳴 

「終龢且鳴」是較特別的組合，在春秋金文中常見「終翰且揚，元鳴孔皇」，唯春秋

早期楚大師登鐘（銘圖 15511-15519）見「龢鳴且皇」一詞可參照，而本銘作「終龢且鳴」

應是為了與「慶」、「平」、「命」等字諧韻。此外，「終某且某」之句式多見於《詩經》，清

儒王引之已指出「終，既也。」40故「終翰且揚」乃指既激且揚，41而以此類推，則「終

龢且鳴」即是既平和且悠長。根據過往研究，「終翰且揚」多見於春秋晚期，而春秋中期

僅見於 2009 年湖北襄陽出土的登鐸，42如今本銘亦見「終龢且鳴」之辭，更進一步證明

其流行可提前至春秋中期。 

（十七）以亯于其皇且（祖）南公，至于𧻚（桓）莊 

 此處言「皇祖南公」，田成方指出皇祖南公即前文接受周昭王誥命的那位曾侯。其亦

提到從皇祖南公至曾公田求的父親𧻚叔，似不包含高祖伯适，但又說未必如此。43本文認為

「皇祖南公」僅是對曾國始祖的壟統稱呼，其可包含始祖南公伯适，也可以指涉歷任承襲

「南公」爵稱的曾國先祖們，不必然指涉個別的特定祖先。 

（十八）以祈永命， （眉）壽無彊，永保用亯 

 金文嘏辭有「永令」與「永命」兩種寫法，「永令」一詞分布於西周及春秋戰國時期，

                                                        
37  黃錫全：〈「夫鋁」戈銘新考——兼論鑄器所用金屬原料之名稱〉，《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北京：文

物出版社，2009 年），頁 190-202。 
38  董珊：〈珍秦齋藏伯喪戈、矛考釋〉，《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6 期（2006 年 12 月），頁 108-109。 
39  謝明文：〈釋金文中的「鋈」字〉，《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214。 
40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89。 
41  徐中舒：〈𠫑羌編鐘考釋〉，《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213-214。 
42  黃庭頎：《鑄勒功名——春秋青銅禮器銘文的演變與特色》（臺北：萬卷樓，2018 年），頁 166。 
43  田成方：〈曾公田求鐘銘初讀〉，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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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同銘器後約 40 例；「永命」則有 9 例見於西周，2 例見於春秋器，多與眉壽、霝冬（終）

連言，義即「長命」。根據筆者考察，所謂 2 例春秋器分別為春秋中期的齊侯鎛（集成 271）

「永命萬年」及春秋晚期的許公買簠（集成 4617）「永命無疆」，而本銘為第 3 例，且與

「眉壽」連言，屬典型的嘏詞套語。 

三、曾公田求編鐘銘文寫作格式及性質研究 

（一）曾公田求編鐘銘文寫作格式分析 

曾公田求編鐘長達 227 字的銘文在春秋中期十分罕見，其結構內容亦相對特殊。全篇銘

文可區分為三大結構，與春秋時期晉公𥂴（集成 10342）、秦公鐘、叔尸鐘頗為相似；內

容部分則迥異於春秋時期宣揚自我功績的流行主題，反而更接近西周時期習見的追述祖先

主題。直言之，曾公田求鐘銘文無論格式或性質，都為認識春秋中期金文特色與演變提供了

重要線索，以下根據上段釋文進行討論。 
曾公田求鐘銘文第一部分是以器主「隹（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田求曰」開頭到「不

（丕）顯其櫺（霝），甫（匍）匐辰（祇）敬」結束，內容以追述曾國高祖伯适的功績為

主。此段雖是曾公田求所言，但主要是闡述曾國祖先輔佐周王室的歷史，特別頌揚伯适的行

為恭敬謹慎，使曾國得到很多庇蔭。這類例子多見於西周中、晚期的「器主曰」開篇銘文，

例如：𤼈鐘（集成 247）、虢叔旅鐘（集成 238-244）、師望鼎（集成 2812）等等，這些銘

文第一段多以讚頌祖先或訴說家族榮光的內容開頭，除了藉此連結祖先與在世子孫的血脈

及情感，也是表明器主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來自祖先家族的恩澤。值得注意的是，過往認

為這類「器主曰」開篇銘文主題應在兩周之際至春秋中期發生轉變，即使少數銘文開頭提

及祖先功績，且保留西周格式者，其重點仍不免轉向器主自身的政治表現。44然而此種轉

向趨勢不僅沒有展現在曾公田求鐘之中，第一部份還很明顯地延續西周銘文以追述祖先為開

頭的習慣。 
銘文第二部分是以一場冊命儀式為開頭，登場的人物是周天子及曾國皇祖。內容主要

敘述曾國始封與經營南土的歷史，可與其他曾國銘文相互比勘，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

春秋時期隨著政治型態的變化，周王室失去了對諸侯的控制能力，冊命銘文也隨之急遽衰

                                                        
44  黃庭頎：〈從述祖到揚己——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研究〉，《清華中文學報》第 17 期（2017 年 6

月），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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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綜觀春秋銘文，僅有叔尸鐘一器記載了齊侯冊命叔尸的過程，然曾公田求編鐘銘文卻明

顯提起受周王冊命一事。 
甬鐘Ａ組銘文雖言「王客我于康宮，乎厥命」，但甬鐘 B 組寫作「乎命尹厥命」，推

測完整銘文應為「王客我于康宮，乎命尹厥命」類似句法見西周中期永盂（集成 10322）

「益公內即命于天子，公迺出厥命」以及西周晚期的伊簋（集成 4287）「王乎命尹封冊命

伊」。由於「王客我于康宮」一句頗不符合金文語法，造成學者不同的釋讀意見，甚至認

為這可能不是一場冊命儀式，而是訓誥內容。本文同意此句不合金文語法常例，但不認為

本句過分跳脫或是訓誥場合，其仍是後代子孫追述家族歷史榮耀的記載。因為在西周冊命

銘文中，本有連結祖先功績與作器者受冊命之慣例，如，西周中期彔 伯簋蓋（集成 4302）

「䌛自乃祖考有 于周邦，右闢四方，□ 天令，汝肈不彖」、西周晚期詢簋（集成 4321）

「丕顯文武受令，則乃祖奠周邦，今余令汝啻官」等，故此處應是作器者想強調先祖曾受

周王冊命一事，強調自己所傳承的是歷代祖先辛苦經營的成果。 
至於敘述語法不合的現象，本文認為此段雖以冊命儀式開頭，但形式又與西周冊命銘

文不同。如馬承源曾將冊命銘文格式分為七個部分，包括：時間、地點、受冊命者、冊命

辭、稱揚辭、作器與祝願辭，45而本銘只出現地點、受冊命者與策命辭，很明顯是後代子

孫的追憶一個歷史事件，而非作器者接受冊命後的文書記錄，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寫。

換言之，「王客我于康宮」很有可能只是因為曾公田求距離冊命銘文流行的時代已遠，未能

純熟掌握冊命銘文語言程式而產生的偶然失誤。 
後文提及曾國歷史三件大事，即經營南土、征繁陽以及協助昭王南征。由於南陽盆地、

淮河中上游及長江中游地區具有較好的自然環境與經濟、文化水平，因此西周王朝通過幾

次大分封，將與其關係較為密切、融洽的古老邦國部署於此。46而曾國除代表周人控制此

一地帶，也包含取得青銅資源及協助周王南巡之任務，如「涉政淮夷，至于繁湯」的軍事

目的，即是見於曾伯 簠（4632）的「金道錫行」。有意思的是，銘文特別提及「敝蔡南

門，鎮應亳社」，而蔡、應二國雖屬周王的兄弟之國，卻由曾國協助庇護，顯示這個由南

公伯适建立的古老邦國在春秋中期擁有相當雄厚的政治實力。 
銘文第一部分不僅著重讚頌伯适的偉大，第二部分更持續訴說著曾國歷史，絲毫沒有

提及自身在這段統治歷史裡扮演的腳色與位置，遑論刻意宣揚器主一己功績。此類敘述方

式說明曾國貴族遲至春秋中期，仍可書寫並製作接近西周典範格式的銘文。若再參考銘文

內容，不難發現無論是「隹（唯）王五月吉日丁亥」的記時方式，或特別強調伯适「左右

                                                        
45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361。 
46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7。 



曾公田求編鐘銘文考釋及格式問題研究 

 

- 43 - 

文武」、皇祖「敝（蔽）蔡南門，斦（鎮）應亳社」之偉大貢獻，都說明此時的曾國仍擁

護周王室並以周文化為主要依歸。 
本銘第三部分以「曰」開頭，敘述主語回到器主曾公田求，搭配金文習見的套語，訴說

曾公田求個人的施政心態及作器原由。由上可知，本段第一句「烏虖！夒（憂）舍（余）乳

（孺）小子」表示了作器者的憂慮之情。其後「余無謗（傍）受，隶（肆）余行辝（以）

卹，卑（俾）辝（以）千佅（世）」三句，雖是曾公田求談論己身的話語，但與春秋銘文習

見的「揚己」內容頗不相同，其更強調的是，曾公田求如何在憂慮無依的環境下，依然謹言

慎行，以繼續傳承曾國祖先遺留下來的庇蔭與功績。除此之外，後半部銘文較好理解，主

要表達曾公田求為感謝來自上天與祖先的恩澤福惠，於是選擇吉金製作鐘鎛，用來享孝祖先，

以求眉壽無疆。第三部分整體敘述屬於很典型的「獻辭」47，也使用了金文常見的嘏辭。

唯一較特別之處是以「曰」字開頭，除敘述口吻鮮明外，也將讀者從第二段的歷史追憶，

拉回器主所處的當下時空，能清楚感受到曾公田求正以製作完成的嶄新樂器，祭祀曾國的先

公先祖。 

（二）曾公田求編鐘銘文性質探究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曾公田求鐘銘文的寫作格式及詞彙不僅受到鮮明西周文化影響，亦

使用春秋以後新興的詞彙及套語，形成新舊交雜的風格。若由此進一步探討銘文的性質，

本文認為鐘銘並非如田成方所言「與已發現的周代長篇『宗彝』相比較，並無特致之處」，

也不是一篇單純的祝禱銘文，48反而是書寫者有意的「擬古」之作。 
本銘的「擬古」體現在敘述角度、詞彙運用與主題選擇等三方面：首先，從敘述角度

來看，器主並非完全複製西周銘文習見的述祖方式，單純頌揚祖先的恩德或功績，而是運

用春秋時人的觀點，追述曾國始封的重大事件，然後才將重點擺回器主本身。比起西周器

主追述祖先是為了強調自己如何承其德業，本器對祖先之追述更有歷史書寫的味道。 
其次從文例詞彙來看，書寫者化用古典的寫作格式、主題與詞彙，使銘文產生歷史之

感，像是以「昔在」一詞作為器主敘述的開頭，在傳世文獻如《詩．商頌．長發》「昔在

中葉」、《尚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逸周書．祭公》「昔在先王」等等都是為了鋪展

歷史追述開頭，多為述古之言。又如「王客我于康宮，呼【命尹】厥命皇且（祖）」也很

明顯刻意模仿西周冊命銘文的套語。由此推想，一位春秋中期的作器者在銘文中特別使用

                                                        
47  「獻辭」之定義與說明，參見羅泰：〈西周銅器銘文的性質〉，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

學研究（六）》（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46-348。 
48  田成方：〈曾公田求鐘銘初讀〉，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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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王客我于康宮」、「呼【命尹】厥命皇且（祖）」或是「永命」等西周用語，然

其寫作風格又不符合西周冊命銘文規範，說明這並非單純承襲，顯然是有意的模仿。 
其三，主題選擇部分則可以發現作者前兩部分銘文都在追述曾國光榮的歷史，第三部

分的主題雖然回到器主曾公田求本身，也仍強調己身的無依無靠，行為謹慎，此種「小心翼

翼」的心理，迥異於其他春秋時期強調宣揚己身功績的銘文。 
有鑒於此，本文主張曾公田求鐘銘文存在擬古傾向，而其所擬之「古」正是西周銘文。

雖然從銘文內容看來，器主為追溯以往歷史而有古典書寫之傾向，其創作意圖不難理解，

但在眾多強調己身功績的春秋銘文中顯得特別鮮明。曾公田求選擇相對古老的「述祖」主題，

其選擇的寫作格式與用詞皆不同於春秋時期較流行的形式，不僅使用了西周早期可見的詞

彙，更記錄了曾國始封之祖的豐功偉業。儘管銘文部分用詞仍受當時潮流影響，形成「不

新不舊」的混合之感，但這並不表示書寫者或作器者對於標準銘文寫作方式的陌生，反而

更彰顯作器者努力模擬西周典範的企圖。 

（三）春秋時期述祖銘文的格式與演變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曾公田求鐘銘文由三部分組成，在曾公田求鐘銘文的寫作格式中，「曰」

具有分段及辨識敘述口吻的重要功能，而多達三次的出現頻率，也讓銘文極具特色。然而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從格式及敘述的角度來看，曾公田求鐘銘文究竟是難以參照的孤例還

是有其發展脈絡？本文依其寫作格式搜尋，並未發現類似型態銘文出現三次「曰」者，然

以兩次「器主曰」區分述祖與述己主題的銘文則有春秋早期的晉公𥂴（集成 10342）及春

秋中期的秦公鐘（集成 262-266）、秦公鎛（集成 270）三器，以下以曾公田求鐘銘文寫作格

式為對照進行分析及討論。 

 

1. 晉公𥂴與曾公田求鐘的比較 
屬於春秋早期的晉公𥂴銘文雖頗有殘缺，但大致尚可通讀，其用途是晉公嫁女之器。

為方便討論，茲錄全銘如下：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唐公，䧹（膺）受大令，左右武王，敬□百蠻，

廣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事公。［王］命唐公，戌〈成（定）〉宅京師，□□晉邦，

我剌（烈）考□公□□□□□彊（疆），武（？）□□□□□□□，虩虩（赫赫）

在上，□□□□□□台 （業）□□□□□□晉邦。公曰：余 （唯）今小子，敢

帥井（型）先王，秉德  （秩秩）， （柔）燮萬邦，言哀言哀（哀哀）莫不日卑頁（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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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余咸畜胤士，乍（作）馮左右，保 （乂）王國，刜票（？暴？） （舒）

（ ），丕嚴虩若否。作元女孟姬□□媵 四 ，□□□□，虔龏（恭）盟祀，

以畣（答）揚皇卿，柔新（親）百黹（？）。雖今小子，整 （乂）爾家，宗婦楚

邦，烏（於）卲萬年，晉邦唯鶾（翰），永康寶。49 

 
根據謝明文的區分，銘文共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從「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晉

公曰」到「□□□□晉邦」，內容是作器者晉公追敘始封祖唐公及其烈考的功業。第二部

分始於「公曰：余蜼（唯）今小子」至「若否」結束，也是作器者述說自己的志向。第三

部分則是作器者晉公對其女的告誡與祝福之辭。50由於曾公田求鐘的用途和晉公𥂴不同，因

此沒有第三部分的嫁女之辭，然前兩部分的寫作格式卻十分相近。 

 首先，兩者都是以「時間＋器主曰」的方式為第一部分開頭，而且內容都是從始封

之祖開始敘述。晉公敘述晉國始封之祖唐公如何「䧹（膺）受大令，左右武王，敬□百蠻，

廣司四方」，其內涵與曾公田求追述曾國始封之祖伯适「克逑匹周之文武」、「左右有周」頗

為相似。又如晉公言「王命唐公，定宅京師」，亦與曾公田求言皇祖受王命「建于南土，敝

蔡南門，鎮應亳社，屏於漢東」基本同調，都是以先祖左右周王室及分封受土的功績為敘

述主題。 

 其次，兩者均以第二個器主曰敘述自己的志向或行為，且都強調己身與祖業的連結，

口吻較為謹慎謙虛。晉公以「余蜼（唯）今小子」為第二部分的開頭，不僅強調自己「敢

帥井（型）先王」、「 （哀哀）莫不日䫌（卑） （恭）」，還要「余咸畜胤士，乍（作）

馮左右」。相似的情懷也見於曾公田求鐘，銘文第二部分同樣以「曰：烏虖！夒（憂）舍（余）

乳（孺）小子」開頭，但口吻卻是憂慮的，理由是「余無謗（傍）受」，曾公田求沒辦法像

晉公那樣「咸畜胤士，乍（作）馮左右」，所以只能更加強調己身行為的謹慎，才能使曾

國功業流傳後世，故云「隶（肆）余行辝（以）卹，卑（俾）辝（以）千佅（世）」。 
由此可見，晉公𥂴與曾公田求鐘銘文有部分相似之處。雖說晉公𥂴的時代可能較曾

公田求鐘早，然寫作格式之形成與變化向來遠比政治的更迭來得更慢，因此兩者有相似之處

亦不難想見。唯一需加以注意的是，兩者一為晉器，一為曾器，而兩國文獻紀錄的往來並

不甚多，故不能簡單地按時間先後論證彼此之間關係，只能推測在春秋早期至中期可能流

行過這類寫作格式，而晉公與曾公均受此風尚影響，故有相似之處。 

 

                                                        
49  本篇銘文釋文有多種不同看法，本文採取謝明文所作釋文。詳見謝明文：〈晉公𥂴銘文補釋〉，《商周

金文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182-208。 
50  謝明文：〈晉公𥂴銘文補釋〉，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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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秦公器與曾公田求鐘的比較 

 除晉公𥂴外，時代與曾公田求鐘更接近的秦公鐘與秦公鎛也有相似的寫作格式，值得進

一步關注。以下羅列兩篇秦國銘文，俾便討論： 

 
秦公曰：我先且（祖）受天命，商（賞）宅受或（國），剌剌（烈烈）卲文公、靜

公、憲公，不彖于上，卲合皇天，以虩事（司）蠻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

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心，盭（戾）龢胤士，咸畜左右，  允義，翼受

明德，以康奠協朕國， （羨）百蠻，具即其服， 乍（作）氒（厥）龢鐘，靈音

鍴鍴雝雝，以匽（宴）皇公，以受大福，屯（純）魯多釐，大壽萬年，秦公𡢁（其）

畯 （令）才（在）立（位），雁（膺）受大命，眉壽無彊（疆），匍有四方，𡢁（其）

康寶。（秦公鐘，集成 262-266） 

 
秦公曰：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 （肇）又（有）下國，十又二公，不

彖才（在）上，嚴龏（恭）夤天命，保 氒（厥）秦，虩事（司）蠻夏。曰：余雖

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叡（睿）尃明井（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 （協）龢萬

民，唬（虔）夙夕，剌剌（烈烈）𧻚𧻚，萬生（姓）是敕，咸畜百辟胤士， （藹

藹）文武，𨨋（鎮）靜不廷，𩔕（柔）燮百邦，于秦執事，乍（作）盄龢□，氒（厥）

名曰 （固）邦，其音鍴鍴雝雝孔煌，以卲𩂣孝亯，以受屯（純）魯多釐，眉壽

無疆，畯疐才（在）立（位），高引又（有）慶，匍又（有）四方，永寶宜。（秦公

鎛，集成 270） 

 
 由於上述兩篇銘文皆為鐘銘，和曾公田求鐘的性質更加相近，而寫作格式則可分為「作

器之因」與「作器之用」，「作器之因」又由兩段「曰」的格式組成，故共有三段，與曾公

田求鐘銘文結構頗為相似，具可堪比較之處。 

 首先，秦公鐘、鎛皆以「秦公曰」開頭，其後接續一段追述祖先功績的銘文。秦公

鐘訴說秦國先祖受天命，得到周王賞宅分封，又讚頌烈烈卲公、靜公、憲公等歷代先君如

何承配天命，才能管理週邊民族。51秦公鎛除未點名歷代先君，而是直接稱「十又二公」

外，其述祖內容與鐘銘大同小異。由此可見，秦公器雖然保留述祖銘文，但相較於曾公

田求鐘銘使用兩段落的篇幅，細數曾國高祖、皇祖如何恭敬行事，左右有周，受周王冊命以

用政南方，則較為攏統概括，充滿套語形式的味道。此差異可以明顯感受到，對秦國君主

                                                        
51  謝明文：〈金文札記二則〉，《商周金文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1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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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祖先庇蔭或功績或許仍需稱頌，但與作器者本身的關聯卻不如曾公田求來得密切。 

 其次，秦公鐘、鎛第二部分分別以「公及王姬曰」與「曰」起始，自稱「余小子」，

則強調自己將會虔敬祭祀或遵循祖先的德業，目的也是希望能受到祖先庇蔭而有福氣。此

處的口吻與曾公田求鐘第三部分「曰」後的敘述方式極為相近，都是強調自己行為的謙恭敬

謹，然稍有不同之處是秦公器花了更多篇幅描述己身功業。像秦公鐘即言「以康奠 （協）

朕國， （羨）百蠻，具即其服」，強調自己治國內外咸服。而秦公鎛使用的詞彙更為張

揚，宣稱自己不僅能「 （協）龢萬民，唬（虔）夙夕，剌剌（烈烈）𧻚𧻚，萬生（姓）

是敕」，更能「咸畜百辟胤士，  （藹藹）文武，𨨋（鎮）靜不廷，𩔕（柔）燮百邦，

于秦執事」，此種強烈宣告自己政治目標與遠大抱負的口吻，是曾公田求僅追求「文武之福，

有成有慶」難以比擬的。 

 其三，關於「作器之用」部分，曾公田求鐘強調此鐘可以「既𧘨（淑）既平，冬（終）

龢且鳴」，用途則是「以享于其皇祖南公，至于𧻚（桓）莊」及「以祈永命， （眉）壽

無疆，永保用亯」。秦公鐘的作器用途不僅是「以匽（宴）皇公，以受大福，屯（純）魯

多釐，大壽萬年」的基本需求，更強調要讓秦公「畯 （令）才（在）立（位），䧹（膺）

受大命，眉壽無彊（疆），匍有四方」。甚至在秦公鎛可以發現享孝部分只剩「以卲𩂣孝亯」，

其餘願望「以受屯（純）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疐才（在）立（位），高引又（有）慶，

匍又（有）四方」等等，都是針對作器者本人願望的回應。相比之下，不難看出春秋時期

製作青銅器用以享孝先祖的意圖漸趨薄弱，反而是作器者個人的祈求與照應更加鮮明。 

 綜上所論，曾公田求鐘銘文的時代或性質雖與秦公鐘、鎛較為接近，然其敘述口吻或

寫作格式更接近時代稍早的晉公𥂴。雖然從春秋銘文的宏觀視角來看，似不宜強硬區分春

秋早、中期的風格差異，不過從這些長篇銘文彼此存在的互文性關係（intertextual relation）

來看，春秋中期的曾公田求顯然選擇了一套更傳統的表達方式。若參照同時期的羋加編鐘或

稍晚的曾侯 鐘，可以發現兩篇銘文的述祖部分都採用比較攏統概括的敘述模式，僅以「白

（伯）舌（适）受命，帥禹之堵，有此南洍」及「伯适上適，左右文武。撻殷之命，撫定

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澨土，君毖淮夷，臨有江夏」就追述完曾國歷史榮光。換言之，

曾國銘文的寫作結構與敘述方式也有能夠反映春秋時代風尚者，相較之下，曾公田求鐘銘文

用字遣詞、寫作格式或敘述口吻顯得格外古典，不僅彰顯作器者鮮明的擬古、復古意圖，

也為春秋銘文的編寫帶來另一種不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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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對 2019 年出土的曾公田求鐘銘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研究成果： 
首先，本文在諸家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對部分銘文進行新的釋讀。包括對「呼【命尹】

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重新斷句，對「斦（鎮）應京社」、「余無謗（傍）受」、「隶

（肆）余行辝（以）卹」、「 （徹）我土疆」等銘文提出新的訓詁，也對如「小心有德」、

「遹褱多福」、「有慶有成」、「終龢且鳴」、「永命」等銘辭的流行時期及情況做了細緻爬梳。

通過相關研究，能對解讀曾公田求鐘銘文有更為深入細緻的認識。 
其次，本文通過對曾公田求鐘銘文詞彙運用與主題選擇的分析，發現其刻意使用「昔在」、

「王客我于康宮」、「呼【命尹】厥命皇且（祖）」或是「永命」等西周用語，同時主題選

擇也以追述曾國光榮的歷史為主，第三部分雖回到器主曾公田求本身，但仍強調己身的無依

無靠，行為謹慎，迥異於其他春秋時期銘文。有鑒於曾公田求鐘銘文寫作風格不符合西周冊

命銘文規範，又有意沿用西周銘文套語，故本文主張曾公田求鐘銘文不是單純承襲，顯然是

有意的模仿。此種擬古傾向使其選擇的寫作格式與用詞皆不同於春秋時期較流行的形式，

然因銘文部分用詞仍受當時潮流影響，故而形成「不新不舊」的混合之感。 
其三，本文將曾公田求鐘銘文放入春秋銘文的脈絡，將其與時代接近的晉公𥂴、秦公鐘

及秦公鎛較相比較，發現其敘述口吻或寫作格式卻更接近時代稍早的晉公𥂴，不同於時代

更近的秦公器。不過本文也指出晉公𥂴與曾公田求鐘銘文雖有部分相似之處，但兩者一為晉

器，一為曾器，而兩國文獻紀錄的往來並不甚多，不宜視為相互影響的關係，只能推測在

春秋早期至中期可能出現過這類寫作格式。 

最後，需要再將若曾公田求鐘銘文放入曾國銘文脈絡比較，參照同時期的羋加編鐘或稍

晚的曾侯 鐘，也可以發現兩篇銘文的寫作結構與敘述方式，反而更呼應當時春秋流行風

尚，故曾公田求鐘銘文在用字遣詞、寫作格式或敘述口吻的古典傾向，除了印證作器者有意

的擬古意圖，更讓研究者對於銘文編寫意圖及表現方式帶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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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曾公田求編鐘銘文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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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摹本引自郭長江、凡國棟、陳虎、李曉楊：〈曾公田求編鐘銘文初步釋讀〉，《江漢考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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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Zeng Gongqiu Zhong's Inscription and Text 

Structure 

HUANG, TI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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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inscription and text structure of Zeng Gongqiu's(曾公田求) 

bronze bell,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nscrip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the "Hu [Ming Yin] Jue Ming Huang Ji, built in the southern soil", 

"Chen Ying Jing She", "Yu Wu Xian Accept", "Li "Yu Xing", "Through My Territory", and 

also have inscriptions on "Be careful and virtuous", "You are more blessed", "Celebrate and 

be successful", "End harmony and Ming", "Eternal life" and other inscriptions popularity 

and development are explained. Second, analyze the vocabulary usage and themes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notice that the inscriptions deliberately use "Xi Zai(昔在)", "Wang Ke Wo 

Yu Kang Gong(王客我于康宮)", "Call [Ming Yin] Jue Ming Huang Qi (呼【命尹】厥命皇

祖)" or "Yong Ming(永命)" etc. The term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inscription 

uses a lot of space to describe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Zeng Guo, which shows that it is not 

an inheritance of the previous tradition, but a deliberate imitation. Third, the inscriptions of 

Jin Gong𥂴(晉公𥂴), Qin Gong Zhong(秦公鐘)and Qin Gong 鎛(秦公鎛), which are close 

to the times, found that the narrative tone or writing format of the inscriptions i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Jin Gong𥂴(晉公𥂴).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text form has appeared in the 

early to mi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inally, compare the Mijia(嬭加) bronze bell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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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period and the later Zenghou yu(曾侯 ) bronze bell, and find that the other two 

inscriptions are more lik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wording, writing format, or narration of Zeng Gongqiu's(曾公田求) inscriptions are relatively 

classical. In addition to proving that the author wants to learn classical, it also brings new 

thinking to the writing and express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Inscriptions. 

  
 

Keywords: Zeng Gongqiu, inscriptions, bronze, text form, writing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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